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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茅台是历史悠远的古镇

到了元末明初，居住在茅草村里的仡佬
族先民，顽固地保存了一片平顺的台地，用以
祭祀他们尊崇的祖宗。这一块台地只在举行
祭祀仪式时才有人走进，平时少有人进去践
踏，依然长满了密密簇簇的茅草。周围团转的
人们又改称茅草村为茅草台村。茅草台村四
个字称呼起来不顺嘴，四乡八寨的
人们叫着叫着，就简称为茅台村。茅
台茅台，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清朝中叶，当时的官员曾认为
茅台之名不雅，行文改名为益商镇。
赤水河道疏通了，四川的盐巴经茅
台运进贵州，想一想，全省三分之二
地区老百姓的食盐通过这里运往各
地，茅台村怎么会不热闹？改名“益
商镇”应该说也算有几分道理。益商
镇简称益镇，所以到了茅台，还有老
人会告诉你，这里曾被称作益镇。但
是，世代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老百
姓不喜欢这个文拖拖的益镇之名，
他们喜欢按照自古以来的习惯，仍
旧称这块故地为茅台村。清政府无
奈，只得依顺老百姓的心愿，恢复了
原先的茅台村名。
到了民国十九年（公元 !"#$年）实行新县

制时，茅台事实上已经成为黔北土地上的一个
大集镇，于是就正式把茅台村更改为茅台镇。

%! 年来，茅台镇又有了飞速的发展。
!""$年，国家建设部已把它列为全国的 !&

个重点集镇之一。现在，它已经是一座拥有
%'(&平方公里土地、人口六万多的酒城。初来
乍到的客人，都以为它就是一座生气勃勃的
年轻的城市。
说茅台是历史悠远的古镇，还有一个有

力的佐证，那就是从 )"*+年春天到 )",,年
)$月的十二年半的时间里，茅台镇一直是仁
怀县府的所在地。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一书中记载，早在
汉武帝年间，距今约 &)$$多年前，赤水河流
域的仁怀一带，已产出一种甘美可口的
酒———枸酱酒。

&$$$多年之前，姜子牙回答周武王向他提
出的问题“何能知士之高下”时，回答了八个考察
干部的方式。其中之一是：“醉之以酒观其态。”可
见当时酿出的酒，已经是颇有度数的了。

又据《西南彝志》记载，一千几百年前的
盛唐时代，居住在仁怀周围的彝人，已能酿造
出“如滴露下降”般的蒸馏白酒。很多人判断，
这种酒就是茅台镇上产出的酱香酒的前身。
清代名著《镜花缘》中开列出的全国名

酒，贵州苗酒，据茅台镇世代相传，说“苗”是
“茅”的谐音，贵州苗酒实际上就是指的贵州

茅酒，茅台镇上产出的酒。
宋崇宁四年，也就是 ))$*年，著

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被贬谪到黔
桂两省交界处的宜州时，和挚友范信
中相逢，在连续两个月朗星稀之夜，
饮了三壶由贵州生产的“牂柯酒”，称
赞贵州来的酒“殊可饮”。

如果说以上几段文字还只是经
考古间接提到茅台古村和贵州、和赤
水河流域、和仁怀县的关系，那么确
凿地记载茅台与酿酒关系的史籍，则
是出现在清乾隆十四年，也就是 )'+"

年的《黔南识略》一书之中。这本书中
关于遵义府仁怀县条目中说道：“茅
台村，地滨河，善酿酒，土人名其酒为
茅台春。”文字虽简练，却明确无误地
道出了茅台这地方善于酿酒的事实。

清朝嘉庆年间编写的《仁怀草志》物产篇
中，说得清清楚楚：“城西茅台村制酒，全黔第
一。”

稍后年成编著的《遵义府志》，记载得更
为详尽细致：“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数
第一，其料纯用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之。其
曲用小麦，谓之曰白水曲，黔又通称大曲酒，
一曰茅台烧。仁怀地瘠人贫，茅台烧房不下二
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青黄不接时，米
价昂贵，民国于食，职此故也。”
不但明确点出茅台村产全省数第一的好

酒，连制作方法，都写出来了。特别点到当代
茅台人至今引为自傲的白水制曲，还写出了
村子里酿酒的烧房不下二十家及费去的粮食
云云。

和《遵义府志》著于同一时期的《黔语》，
同样有关于茅台产酒的描述：“南酒到原价
高，至不易得。寻常沽贳，皆烧春也。茅台村隶
仁怀县，滨河。土人善酿，名茅台春，极清洌。”
这条河就是赤水河。
河岸上有渡口，由四川入黔的盐船，经由

泸州、合江溯流而上直达茅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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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 ! ! ! ! ! ! ! !#"立即采取行动

后来，周薇薇她爸爸问到我把周薇薇送
回家时，是否发现马路上有什么可疑的迹象。
这才使我猛然想起了当时在马路边上停着的
那辆黑色小轿车。我赶忙把这辆小轿车既没
开车灯，也不见有人下车的可疑情况，对他们
说了一下。
我的回答立即引起了公安叔叔们的注意，

特别是其中一位比较年长的张叔叔。他立即问
了我的朋友交往情况，还问到了学校里可有知
道我和周薇薇亲密关系的男同学等问题。
我当然采取了完全配合的态度，把我所

能回答的一切，甚至包括我和周薇薇从小就
在一起的好朋友丁一棠，全都告诉了他们。最
后，我回头偷看了周薇薇的妈妈一眼，小声
说：“只有丁一棠一个人知道我和周薇薇的朋
友关系，不过他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和我们
两个都很友好；昨天晚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
去游泳的事。”

张叔叔一字一字地问清了丁一棠的姓
名，以及他现在读书的学校，命令另一位公安
人员都记下了，然后又问：“请你好好回忆一
下，在你离开她家花园时，周薇薇有没有为了
送你，和你一起走出过花园门？”“是的，她的
确曾经送我出了花园门，但没走多远，见到公
共汽车来了，我们就挥手告别了。”
“你最后是否见到她进了花园并关上了

花园门？”“没有。因为我上了车，车子很快就
驶远了，视线已被弯道上的树木挡住。”张叔
叔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问：“现在你可还记
得，你见到的那辆黑色小轿车，停靠的确切位
子是在哪里？”“记得！完全记得！就在马路这
边往西五十米远近的人行道边上，那里正巧
是一条小弄堂的弄口，所以我记得特别清
楚！”
张叔叔不再问什么了。他叫一位公安人

员先到马路上去仔细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
有暗中隐藏着什么可疑人员，查清了所有地
方都没有问题，这才叫我跟着他们一起来到

那条小弄堂的口子上。同去的还
有周薇薇的爸爸。
这时候大概在下半夜两点钟

左右吧，天色还远未发亮。在淡淡
的路灯光下，小弄堂里里外外都
见不到一个人。这是一条正在拆
迁中的旧弄堂，到处都是破旧不

堪的低矮小屋，原来满弄堂的小商铺早已停
业，只留下了一间间敲掉了门窗的空房子。

张叔叔在小弄堂里走了一个来回以后，
站在我的面前再次认真地问：“小轿车肯定是
停在这条弄堂外面吗？”“绝对可以肯定！”我
断然回答。“我再问你：你可看到这辆车子里
是不是有人？”“这个嘛……我没注意。我只注
意到车里车外都没开灯。”
三位公安叔叔立即凑在一起低声议论了

一下。看上去好像发生的案情的确相当严重。
周薇薇的爸爸显得紧张起来了。他满脸

焦急地问：“按照你们的推论，是不是有坏人
在盯两个孩子的梢？”公安叔叔们谁都没有回
答他。其中最年轻的那一位，低着头，在弄堂
口人行道边上的地面上寻找些什么。他很快
拣起了一大堆香烟头，摊放在手心上，嗅了
嗅，还仔细辨认了一下，然后让年长的张叔叔
也仔细辨认了一下。
张叔叔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他

把香烟头用纸头包好，放进了口袋，接下去
就不动声色地说：“好吧，今天就调查到这
里，让我们回去抓紧时间研究一下，立即采
取行动。你们应该各自回家去好好休息了。
周教授，你和你夫人不必太过焦急，我们一
定会抓紧破案的，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我
们决定留下一个人待在你们家里，等候可能
有人会打来的电话，因为看上去事情有点复
杂……”“不，”我急忙插嘴打断了他的话，
“我现在完全没有休息的需要！不把周薇薇
找回家，我一点也不想休息，也不想回到自
己的家里去！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我还想
给你们补充提供一些情况，有关我的家庭情
况，特别是有关我爸爸的情况！我准备把全部
情况都告诉你们！”
公安叔叔们都很感意外和吃惊，连同周

薇薇的爸爸在内。
“这样当然最好了，”张叔叔拍拍我的肩

膀说，“只要你愿意，现在就和我们一起到我
们那里去一趟，到那里去好好细说怎么样？”


